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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福尔摩斯失踪了

“是，特里威廉医生。”里弗斯缓慢地走
到桌前，拿起一串钥匙，走向房间远端的一
道拱门。他似乎是个瘸子，一条腿拖在后面。
他脸色阴沉，五官粗糙，一头乱糟糟的姜黄
色头发披散在肩膀上。他在门口停住脚步，
不慌不忙地把钥匙插进锁眼。
“里弗斯是我的勤杂工。”特里

威廉压低声音解释道，“是个不错
的人，就是头脑简单。他在医务室
值夜班。”“他跟福尔摩斯交谈过
吗？”哈里曼问。“里弗斯很少跟人
交谈，哈里曼先生。福尔摩斯住进
来以后，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里弗斯终于转动钥匙。我听见

锁芯落下，锁被打开。门外还有两个
门闩，拔起后才能开门。里面是一个
小房间，像修道院一样素白的墙壁，
一扇方窗，一张床和一个厕所。床上
没人。哈里曼一头冲了进去。他掀开
床单，跪下来往床底下看。没有地方
可以藏身。窗户上的栅栏也完好无
损。“这是在搞恶作剧吗？”他咆哮道，“他在什
么地方？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我凑过去往房间里看。没有任何疑问，
牢房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失踪了……

两天后，我一个人待在福尔摩斯的住
所，读着我亲自见证的那些事的报道。

警方仍然无法解释著名咨询侦探福尔
摩斯的神秘失踪。他因涉嫌铜门广场一名年
轻女性被杀案而被拘押在霍洛韦监狱。负责
调查此案的哈里曼警官指控狱方玩忽职守，
而狱方竭力否认。事实是，福尔摩斯先生从
上锁的牢房中神秘逃出，又以似乎违反自然
规律的方式穿越了十几道上锁的门。警方悬
赏五十英镑，希望有人能提供信息帮助找到
并拘捕他。

我听到了门铃响和踏上楼梯的脚步声，
来访者是菲茨西蒙斯牧师（即乔利·格兰杰学
校校长）。他裹着一件厚厚的黑大衣，戴着礼
帽，围巾蒙住了下巴，这打扮的确让他像个陌
生人。这身衣着让他看上去比以前更圆胖了。
“请原谅我来打扰您，华生医生。”他说，

一边脱去这些装扮，露出那本来一下就能唤
起我记忆的牧师圆领。“我拿不准该不该来，
但是觉得我必须……我必须！首先我必须问

问您，先生。福尔摩斯先生的这桩奇事，是真
的吗？”“福尔摩斯确实被怀疑涉嫌一桩罪
案，但他完全是无辜的。”我回答。“我现在读
到的是他已经逃跑，从法律的拘禁中金蝉脱
壳。”“是的，菲茨西蒙斯先生。他还设法躲开
了控告他的人们，如何做到的是一个谜，连
我也不得其解。”“您知道他现在何处吗？”

“不知道。”“还有那个孩子，罗斯，您
有他的消息吗？”“什么意思？”“您找
到他了吗？”
显然，菲茨西蒙斯没有看到那个

男孩可怕的死讯———不过，我想起
来，那些报道虽然耸人听闻，却没有
提罗斯的名字。于是只好由我来告诉
他实情。“很遗憾太晚了，我们找到了
罗斯，可他已经死了。”“死了？怎么会
呢？”“有人毒打过他。他被丢在河边
死去，在南华克桥附近。”

校长眼睛忽然闪了几下，重重
跌坐到一把椅子里。“亲爱的上帝
啊！”他叫道，“谁会对一个孩子做出
这种事情？这世上有怎样的邪恶啊？

那么我的来访就是多余的了，华生医生。我
以为能帮助您找到他。我发现了一个线
索———准确地说，是我亲爱的妻子乔安娜发
现的。我把它带来给您，希望您能知道福尔
摩斯的下落，可以转交给他，希望他即使在
自己的紧迫情况下，仍能……”他的声音微
弱下去，“可是太晚了。那孩子就不应该离开
乔利·格兰杰。我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
“什么线索？”我问。
“我把它带来了。我说过，是我妻子发现

的，在寝室里面。她在翻床垫———我们每月
一次这么做，给床垫通风消毒。有的男孩长
虱子……我们与虱子战斗不止。不管怎样，
罗斯睡过的那张床现在被另一个孩子占了，
但那儿还藏了一个习字本。”菲茨西蒙斯拿
出一个薄本子，封面粗糙，已经退色并皱巴
巴的。上面有一个铅笔写的名字，字体稚拙。

罗斯#迪克森

“罗斯来的时候不会读也不会写，我们
尽力教他一些基本功。学校给每个孩子都发
了一个习字本和一支铅笔。你在他的本子里
会看到他根本不做练习，乱七八糟的。他好
像许多时候都是在乱涂乱画。不过仔细检查
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个，好像有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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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执法人员居然与窃贼同流合污

采用此种手法，一次次地把抓获小偷的
群众蒙骗住。于是“老鼠”一次次得以安然脱
险，“猫”和“老鼠”一次次则举杯同欢、额手
相庆。

此事发生在 !"年代初的某年春天，正
是江南暖风吹拂、莺飞草长、柳叶初绽、适合
旅游的最佳季节。这伙人一路逍遥到了镇
江。此前，他们经过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有惊
无险，把别人的口袋当成了银行的取款机，
一次次地成功获得“可持续”玩乐所需要的
人民币。但他们料想不到，到了镇江，一出火
车站出口，就被胡雪林盯上了。从他们相互
间讲话的姿态、神态、衣着上，胡雪林就认定
这是一伙不务正业的人。

在某公交车车站，这伙人趁人多往车门
拥时，相互掩护，围住一女士，一人则把女士
口袋里的钱包扒到手中。胡雪林把扒窃者抓
住，把他从车门边拉下来。女士钱包里有 #""

元外汇券和 $%""元人民币。他们的贼眼看
得真够准的，在那个年头身边能携带此等数
额钱的人并不多。

此时，一 &%多岁的男子走来，从身边掏
出法官证，说：“他（指扒窃者）是我朋友，看
在我们是一家子（同是法制系统工作人员）
的分上，放了他吧！我们出来旅游，身边没钱
了，他才犯错……”

胡雪林看了他的证件，从上面看该男是
某省会城市区一级法院的书记员，心里不禁
“咯噔”了一下：好家伙，执法人员居然与窃
贼同流合污，这还了得。同行中有此等败类，
真是奇耻大辱。他鄙夷地看着他，没等他吭
声，该法官又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回!!给
你办。我爸是!!市人民法院院长……”从后
来调查的情况看，此男父亲、姐姐、姐夫确实
都在当地法院系统工作，他也是区法院的书
记员，但此男从小好逸恶劳，一直在社会上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为了稳住这伙人，胡雪林就说：“你们先
跟我一起到刑警大队去，能帮忙我会尽量帮

忙。”胡雪林的徒弟先将其余 "人分
别用手铐铐住，然后这名同行的法
官也跟随着一起被带到了刑警大
队。工作人员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
讯。该“法官”称“我没偷，我在一边
玩”。而同行 '人则供称：“是他带我

们出来的！”他们沿途到了芜湖、南京等很多
城市，作案数十起。

这个集“贼头”与“法官”双重身份的家
伙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还是在三年多前，有人就曾给胡雪林抓
获小偷的数量做过一个统计：有 '%%%多名。
在他管辖的区域，哪里有小偷的魅影出没，
他的身影立即出现在哪里。他的“战绩”显然
不是“瞎猫”碰“死老鼠”碰出来的。
那么，他仅仅是靠那双“神眼”？不全是。
再好的眼力，即使目光如炬，射程也不

过数百米，有效范围至多也就几十米；再敏
锐的眼光，即便如放大镜，让罪犯纤毫毕现，
也只能在与罪犯面对面时才能发挥效能。很
多小偷在距他几公里、数十公里外现身，他
就能发现，靠的什么呢？俗话说叫“线人”、
“耳目”，用现代社会一个时尚的说法是“信
息员”。全市常年给胡雪林提供“可疑分子”
信息的有 &%%多人，他们分布在小偷最有可
能出没的地方，比如二手手机回收店铺，如
果有人三天两头来此处出售旧手机，那么此
人必定有偷窃手机的嫌疑；还有的人偷了电
瓶车、摩托车，他总得想办法变现，把赃物变
成货币，才能去消费，否则就毫无实际意义。
小偷出售此类赃物最多的地方就是修车的
摊铺。小偷们想象不到，这些地方都有“胡氏
情报局”的“情报员”，一发现形迹可疑之人，
信息立即传递到了胡雪林那里。

某日中山桥附近有一个二手手机店老
板打电话给胡雪林，说有两个小青年来卖手
机，要价很低，举止十分可疑。

胡雪林答：“你想办法先稳住他们，我马
上过来。”说完，胡雪林拦了一部出租车直奔
中山桥。等胡雪林赶到时，老板说因价钱谈
不拢，两个小青年已到五星电器商场去了。
说是价钱谈不拢，其实老板心里有自己的
“小九九”：如果小青年在他的店里被抓，他
肯定要被小偷同伙怀疑是他“放水”了，弄不
好招来一帮小兄弟把他店砸了，岂不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